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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灵魂的卓越》是美国学者哈瑞·刘易斯结合自己在哈佛工作了三十年的亲身经历和思考，从通识课程、学生生活咨询、分数贬值、校园犯罪、大学教育中的金钱问题、大学体育、大学领导风格等主题，对哈佛大学（特别是负责本科教育的哈佛学院）一味追求所谓的“卓越”提出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并竭力厘清和强调他心目中的大学教育“灵魂”。《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大学教育问题甚至是社会问题，有些问题在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界也已经或者正在发生。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我对以下三方面问题有着比较切身的感触和体会。
一、过度迎合学生需求，过分迁就学生行为 
刘易斯认为，学校对学生有求必应，放弃了对学生责任心品德培养的责任，致使学生们为所欲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大学“为了维护自己市场吸引力，大学对这些抱怨尽量有求必应，却没有设法拓展学生的教育视野。大学改善了学生的体育设施，建立了校园酒吧等。只要有对课程有任何异议，大学就放松课程要求，于是学生可以为所欲为了。”大学“过分注重物质条件、聚会、校园音乐会等，只能使学生的眼光更加短浅，当大学更多地谈论社交、消遣方面的事情,而少有涉及本科教育追求卓越的时候，学校实际上在怂恿学生对学校生活挑三拣四。” 大学为了满足学生这些无节制的要求，放松了对学生的约束和引导以及责任感的培养。
现在的大学更加强调人性化管理，淡化刚性的管理方式，这本身没有错。但是，学校逐渐成为无限责任公司，保姆式的全方位服务，学生一遇到问题就在网上发帖以促进校方解决，其实不一定利于学生全面成长，养成健康人格。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孩子气，越来越脆弱，越来越经受不起挫折。大学为了自身的完美和卓越，担心伤害到这些本已经受不起风浪的孩子，更加放松对他们的要求。事实上，没有规章制度和纪律的严格约束，很难培养起学生的责任心。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但是，很多情况下，在问题发生后，大学管理者选择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起到教育的功能。
二、学生的“内卷化”：一种趋利化的倾向
刘易斯对大学的分数贬值现象做了很大篇幅的分析，分数所标示的学生的成绩越来越高，而学生的实际水平却越来越低。顶尖大学的评分方式之所以受到外界关注，是因为高分被看作学术成就卓越的具体表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客观评价后，大学终于向消费主义投降了——给学生想要的分数，而不是他们应得的分数。”
最近一段时间，“内卷”成为了大学校园里的热词。“内卷”本来被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用来描述近代中国小农经济没有发展的增长，现在很多高等学校学生用其来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或“被自愿”竞争。有不少学生挖空心思取得高学分绩，放弃有挑战度的课程，选择一些容易的课程甚至是“水课”，再比如不断向任课教师发邮件索要高分。尽管最后学生的成绩单很漂亮，但是能力上的增值其实非常有限。在求职就业时，学生考虑的不再是理想抱负的实现，不再是家国情怀的担当，而更多考虑薪资待遇，金线对于人们思想的侵扰已经深入其中。可以看见，趋利价值观对于大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三、学生评教：学生与教师的“合谋”
在研究型大学中，“重学术、轻教学”一直是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因为晋升考核机制就是如此。刘易斯指出，“在优秀的研究型大学里，为了获得职称的晋升，教授们在自己领域接受的培训日益狭隘、专门化和高深化。终身教授的资格在多数情况下授予研究成果突出的教师，很少授予教学贡献突出者。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是否有兴趣或能力帮助学生成长，则根本不予考虑。” 
在现行机制中，学生打分成为了评价教师教学的重要环节。但是，打出高分的课程一定是最好的课程吗？不一定。学生需要高分体现所谓的卓越，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则需要好的评价以便于考核和晋升，一种相互依赖的“交易”就在这样在某些师生之间达成了，教学关系异化成了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你给我的学业成绩打高分，我评教时也给你高分；你给我的学业成绩难堪，那我评教时也要为难你。这种情况在选修课中尤为严重，如果课业挑战度太大，则学生之间口口相传便不再选这门课，达不到人数便无法开课。于是，选修课教师便不敢增加课业难度。长此以往，大学将成为迎合学生兴趣和流行文化的知识快餐店，高深知识将逐渐退出大学课堂，成为束之高阁的学问，这不能不说是“象牙塔”的悲哀。
